
十月的金莲川，
草色已经不再是盛
夏那种铺张的绿
了。秋风从龙岗山
那边漫过来，把灌木
的叶子染成暗红，又
把草尖吹出闪光的
黄。闪电河的水面
收窄了些，却愈发澄
澈，映着天上缓缓移
动的云。就在这片
草原的深处，三道土
垄般的城垣轮廓在
秋色里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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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 巴依斯古楞

三道土垄般的存在，就是位于锡林郭勒盟正
蓝旗的元上都遗址。700多年前，马可·波罗把
它称作“东方梦幻之城”；700多年后，它安静地
卧在这里，像一部被风翻旧了的大书，每一页都
埋在草根之下、泥土之中。

风过上都 城垣犹在

金莲川草原，进入十月，天气就有了寒意。风
从北面吹来，穿过明德门那道三米高的夯土缺口
时，发出一种低而持续的哨音，像有人在很远的地
方吹着一只没有调准的埙。

伴着这低沉的音调，元上都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报告中的文字如鼓点般砸进心里：元上都遗址
申报范围规模达到 25131.27 公顷，完整保存了
13—14世纪上都城的整体格局和城址（含宫城、
皇城、外城）、关厢、铁幡竿渠与墓葬群等4大人工
遗存要素，以及所有游牧与农耕两大文化结合的
规划特征。

站在元上都景区门口，眼望着远处的木栈道，
这条栈道从检票口一直伸向明德门台基，在深秋
的草场上画出一道浅黄色的线。夏天的时候，这
条路一天要走过几百双脚。七八月的金莲花开起
来，观光车一趟接一趟，游客穿着租来的蒙古袍在
残垣前拍照。现在花谢了，草枯了，风硬了，人就
少了。草原上的景区跟草原上的草一样，有自己
的枯荣节律。

沿着脚下的木栈道往里走，十月的元上都和
七月完全是两个地方。七月的草能把墙基掩住，
得靠木栈道和说明牌才能辨认哪里是宫城、哪里
是皇城、哪里是外城。十月不一样——草矮了、贴
地了，夯土台基从枯草里露出来，灰扑扑的，一道
一道地横着，骨节分明。御天门的台基上散着几
片绿色琉璃残片，夏天被草叶半遮着，现在草退
了，碎片就明明白白躺在土面上，映照着“御天门
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的辉煌。

大安阁的台基是整个遗址区最醒目的隆
起。两层夯土阶，东西宽 60 米，南北深 40 米。
站在台基中央，风没有遮拦，直直地灌过来。
700多年前，忽必烈在这里登基，元朝大多数的
皇帝都在这里举行过登基大典。台基边缘那块
小木牌还在——“大安阁，忽必烈登基处，1271
年”。1996 年，就在这个台基的西南角，考古队
挖出了一根汉白玉雕龙角柱，高两米一，重两吨
八，正面和西面对称浮雕两条五爪腾龙，龙身周
围缠着牡丹、荷花、菊花和莲藕。那根柱子如今
在 5公里外的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元上
都遗址博物馆）里，是镇馆之宝。

从大安阁往东北走，皇城东北角，考古队的探
方还在。2025年重启
的大龙光华严寺遗址

发掘没有停下
来。此处出土
的遗存以建筑
构 件 为 主 ，陶
板瓦、筒瓦、瓦
当 、滴 水 、脊
兽 ，绿 釉 琉 璃
碎片最多。

穆清阁在
最高处。站在
台基边缘往南
看 ，金 莲 川 铺
到 天 边 ，黄 褐

色的草浪一层一层推
过去，推到极远处颜

色就淡了，跟天色融在一起。景区攻略里说，穆清
阁高台能俯瞰整片金莲川草原，推荐午后四点入
园，避开正午暴晒，那是夏天的说法。十月下午四
点，太阳已经开始往下掉了，光变得斜而长，把每
一道夯土墙的影子拉得又细又远，所有的影子都
朝着同一个方向倒下去。

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这道风里走进元上
都，看见了一座用黄金铸就的城。700多年后，在
今年闭园前，游人看见了一座正在把夏天收起来、
准备过冬的遗址。景区通告的最后一句写的是：

“暂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待明年五月草原风
起，金莲川上再相逢。”

风起草原 帝阙百年

把目光从遗址上移开，往历史的深处看，元上
都的样子就鲜活起来了。

上都的前身是开平府。公元1251年，忽必烈
南下驻帐金莲川，建立幕府；1256年，他命刘秉忠
在桓州东、滦水北选址筑城，三年而成，初名开平。

彼时的开平，虽是一座藩王驻所，却已隐隐透
出帝都气象。1260年，忽必烈在此召开忽里勒台
大会，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开平遂成临时都城。
1263年，忽必烈下诏升开平府为上都。1272年，
忽必烈定大都为全国首都，上都为陪都，实行两都
巡幸制——大都是首都，上都是陪都。元代的11
位皇帝，有6位在元上都继位。

一座元上都，确实担得起半部元朝史。
上都的百年，一直处在文化交融的中心。上

都的形制，融合了中原都城的礼制与草原生活的
习性。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垣相套，宫城位于
皇城正中偏北，呈“回”字形；皇城方形，边长一千
四百余米；外城则在西北两面展开，周长约八千八
百米。宫城内的大安阁，是汉式殿阁的精华所在，
而棕毛殿等宫帐建筑又保留了游牧行营的遗风。
这种蒙汉杂糅、不拘一格的面貌，恰如忽必烈本人
所缔造的那个时代：既承袭了中原的营造法式，又
未脱离草原风貌。

真正让上都名扬西方的，是一位威尼斯商人

的到来。1275年，马可·波罗抵达上都，受到忽必
烈的接见。他在游记中写道：“内有大理石宫殿，
甚美。其宫舍内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木，工巧
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他还提到上
都“有广大的寺院，其大如一小城”。这些描述未
必字字精确，却为欧洲打开了一扇想象东方的
窗。此后数百年，“Xanadu”一词在西方语言中
几乎成了奢华与神秘的代名词。马可·波罗笔下
的竹宫、苑囿与金碧辉煌的殿宇，让上都超越了地
理意义上的城池，成为文明交汇的象征。

然而草原都城的兴废，终究系于帝国的盛
衰。随着元朝中后期政治腐化与各地民变蜂起，
上都的安宁也难以维系。1358年，红巾军攻克上
都，焚毁了所有宫阙。

从 1256年筑城到 1358年焚毁，上都作为一
座都城的存在，跨越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里，
它见证了元朝治理上草原传统与中原制度的结合
与转型，接待过远道而来的欧洲旅人，也承载了两
都巡幸制度下国家政治的运转。

今天，当人们站在正蓝旗的元上都遗址上，望
着宫城台基与御天门残迹，马可·波罗那句“工巧
之极”的赞叹犹在耳畔，而红巾军的火光早已散入
历史深处。上都虽毁，它所代表的那个开放、多元
的时代，却从未真正被遗忘。

风物绝代 熔融共生

有人说，静卧的遗址像一部摊开的书，而出土
文物便是书中最动人的词句。元上都遗址出土文
物中最动人的词句，当属汉白玉雕龙角柱。

在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展厅里，
一件青白色的石构件，温润如凝脂，却又沉重得
需要数吨的吊装才能安放，这就是该馆的镇馆
之宝——汉白玉雕龙角柱，1996年出土于元上都
遗址大安阁的西南角。它静默地立在那里，像一
位卸下了沉重宫阙重担的老者，身上却依然披着
那个时代最华丽的衣裳。

若你俯身细看，便会发现这石头上的乾坤。
角柱的正面与侧面，对称地浮雕着两条五爪腾
龙。龙身矫健，鳞片密布规整，龙爪刚劲，仿佛正
从浩瀚的云海中破石而出。在元代，五爪龙是至
高无上皇权的象征，这毋庸置疑是中原农耕文化
礼制与审美在草原都城留下的深刻烙印。然而，
若仅止于此，它便只是一件精美的皇家建筑构件
罢了。真正令人动容的，是龙身周围那些相伴相
生的花卉——牡丹寓繁荣，菊花祈长寿，荷花与莲
藕则象征着和平与纯净。这些在中原文化中耳熟
能详的吉祥符号，被雕刻匠人小心翼翼地簇拥在
象征草原至高权力的巨龙身旁。它们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一幅和谐而壮观的图景。

博物馆里的大安阁虽是复原模型，但她本身，
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建筑对话。这座元上都城内
最重要的宫殿，并非在草原上凭空而起。它是蒙
古军队将汴京（开封）的熙春阁拆卸，千里迢迢迁
运至此复建而成的。忽必烈命刘秉忠选址建城，
又让这座纯木质榫卯结构、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的
巨阁，耸立在金莲川的草原上。角柱见证了游牧
民族的军事征服如何转向对农耕文化的治理借
鉴，也见证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如何在冲突之后，于
建筑的一角并存互嵌。

这种交融并非孤例。与角柱一同出土于元上
都遗址的，还有一件琉璃狮首。狮首长 34.9 厘
米、宽 25.9厘米、厚 14.4厘米，釉色沉静，是元朝
建筑琉璃构件中的精品。狮子并非草原原生的猛
兽，它的形象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土，又在中原的窑
火中化为守护宫殿的瑞兽。当这件琉璃狮首被安
放在上都的殿宇檐角或门楣之上时，它既延续着
中原建筑以瑞兽镇宅辟邪的传统，又通过琉璃这
种源自西域的工艺材质，悄然串联起更远处的文
明记忆。

与它同出的还有穆清阁遗址的绿色琉璃建筑
构件，那些龙首与瓦饰在草原的风沙中沉睡了数
百年，釉色依然鲜润。琉璃的烧造技术本身，便是
农耕文化手工业与外来工艺交流的产物，而当它
们被用于草原都城的宫殿时，技术的传播便完成

了从“器物传递”到“文化交融”的跃升。
如今，元上都的宫阙早已湮灭在牧草与风沙

之下。但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依然在向每一个驻
足的人诉说着：在700多年前的金莲川草原上，曾
经有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方向，说着不同的语
言，却共同用石头、泥土、木材与火焰，搭建起了一
座连接游牧与农耕、东方与西方的桥梁。

风透文旅 世遗焕新

当下的元上都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加
身，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诉说着这座草原都城的保
护与传承。

新中国成立以来，元上都遗址就得到国家和
地方政府的有效保护。1964年，元上都遗址被列
为自治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锡
林郭勒盟设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站，负责元上都
遗址的管理和文物保护工作；1988年，元上都遗
址被列为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
年，正蓝旗人民政府将元上都遗址内的五一牧场
三分场搬迁出遗址，共搬迁牧户 103户；从 2000
年起，在元上都遗址范围内全面推行禁牧、围封、
水土保持、防沙固沙、环境保护等工程；2002年，
元上都遗址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成立，专职负责
元上都遗址的日常保护和管理工作；2016年 7月
1日，《内蒙古自治区元上都遗址保护条例》正式
实施，条例创新性地将祭敖包、民歌传说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及湿地、草原生态系统纳入保护对象，形
成“活态保护”范式；2025年 9月，正蓝旗人民检
察院依托“检察微+正蓝旗人民检察院派驻元上
都遗址工作站”，与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中心围绕遗址保护区域界桩维护工作展开交流研
究完善工作。

正是这份对“保护第一”的坚守，让活化利用
有了坚实的根基。

遗址不是沉默的土丘，而是可以阅读的历
史。近年来，元上都遗址本体保护与展示提升工
程系统推进：穆清阁、明德门台基保护修缮工程完
成七成工程量；明德门、大安阁、穆清阁等重要遗
址点竖起13块展示牌；遗址本体与游客之间的隔
离设施建成投用；语音讲解、遗址文物模型、智慧
导览等项目相继落地。更令人瞩目的是数字化保
护工程的推进——三维建模、虚拟仿真技术为遗
址构建起永久保存的数字档案，数字化二期方案
初稿编制完成，让遗产在数字世界获得“永生”。
与此同时，博物馆展陈提升工程争取到自治区和
盟本级资金600万元并已完成，36件（套）借展文
物到位布展，15款文创产品投入生产，博物馆文
创店开门迎客。从遗址的修缮加固到数字空间的
虚拟再现，从展陈升级到文创开发，元上都遗址正
以多元的展示语言，向世人讲述草原都城的前世
今生。

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融入当代生活。当地
依托元上都遗址与金莲川草原的资源禀赋，推动
文旅深度融合：低空飞行营地启幕，“飞跃元上都”
让游客从云端俯瞰草原都城的壮阔格局；旅拍体
验、文创销售、考古研学等业态不断丰富，民俗体
验、草原骑马、实景演艺等项目持续升温。2026
年上半年，遗址累计接待游人18483人次，同比增
长8%，累计收入35.65万元，同比增长16.89%，文
旅消费拉动效应初步显现。与此同时，中心以国
际古迹遗址日、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等节点为契机，开展宣教活动 5场次，圆满完成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
场系列活动；45款地域文创产品投入运营，让元
上都的文化符号走进寻常生活。

700年风云际会，一座都城见证文明交融；新
时代活化利用，一处遗产焕发生机活力。元上都
遗址的保护利用实践表明：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尘
封的标本，而是可以对话的历史、可以体验的文
明、可以共享的价值。当无人机掠过金莲川草原，
当游客驻足穆清阁遗址，当数字档案在云端永久
留存，当文创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这座草原都城正
以崭新的姿态，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叙事
中续写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


